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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与山晗

来光宇

提要 湘西土家族舆贵州苗族稿外来漠人属客家，庚西的世族舆瑶族稿凿地漠梧方言

属客话。由此事臣之，理代客家人舆客家器的名稿凿起于辈南少敷民族。客家先民的于唐末

宋初遥人舍族大本营，如此剧客家名稿靡起于公元十世妃初前後。山哈属就客家嚣的舍族，

占今番族人口的拖勤多敷，足晃舍族曾短畏期舆客家交融。此一事蜜，既表明客家名稿来

自舍族先民主才客家先民的稿呼，也就明己身何以被稿属山哈。

回键菌客家;山啥;番族

理代漠吉普十大方言，依通名分可别属雨大颊。一颊通名作"吉普飞包括晋吉普、吴吉普、罔

吉普、粤语、徽吉普、湘梧、赣吉普。另一颠通名作"苗"，包括官商、平器、客家话。凡通名稿

"吉普"的，事名部份都属地理名稿，或者是相沿成窗的古圃名(如晋、吴) ，或者是今省匾

的筒稿(如湘、粤、阔、赣) ，或者是州府的名稿(如徽吉普在古之徽州)。遣些方言匾大小不

一，但名稿天成，稿前方便，就取名言之，知待解理。然而，通名作"话"的，方言名稿

稍属费解，包括命名原著，起于何峙，出于何地，由桂赋予都有待斟酌。其中最属摸朔迷

雕的是"客家"的名稿。下面先就平器和官苗。

平商 梁敏 (1997) 指出:平插在各地的名稿不一，南事市郊匾、且事、桂北的酶桂和

湖南的事速、道黯、通道等地自辑平器;融安、融水、罹城、柳江、柳城一带自稿百姓话。

由于说造穰器的人在凿地落籍较早，故後来到撞的，就西南官器的把他俩凿做土人，并给

造撞插一倒不雅的稿谓，叫土拐插;封桂北的其他地方的平器也多在地名之後加一倒"土"

字，如噩川土话、富川土苗等;在桂南的一些地方也有以地名来命名的，如蜜随器、南宰

市郊的横塘器、亭子器、沙井器、榻美苗等;右江和罢南富事一带则因就造植器的人多徙

事甘煎檀植棠而辑之属蔚圃器;左江一带和蜜醋附近的肚族、瑶族人民也有稿之属客商的。

各地自稿雄然不同，但他俩一般都不排斥"平器"造伺统稿。勤平器的"平"字没有一致

而又满意的解棒，有人说因属造福器的音胡平矮，故稽之属平裙，也有人就造是平民百姓

的话(舆官梧的"宫"字相勤) ，未蕃孰是。

《宋史》卷一九o ((兵志》有段言己截捐"皇描五年 (1053) 增置雄略指挥，魔州、桂

州各二，全州、客州各一，更加募澄海、忠敢、雄略等罩，以四千人屯鱼州，二千人屯宜

州，一千人屯蜜州，五百人屯贵州。"造一段言己截吉克的是狄青南征之事。理代就平器的人大

都韶属祖先是北宋年同随狄青南下平定健智高，事後定居屯睦下来的。黄西地名中不但有

平南廓，南率市邑江南岸遣有平南村、平西村等地名。因此，平嚣的"平"字，和地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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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，都是平南戰爭留下的痕遞。(張均如1982，周振鶴、游汝杰1986)

官話 文獻上較早的名稱見于朝鮮《李朝實錄﹒成宗四十一年九月)} (葉賣奎2001 ), 

時當公元1483年，距明太祖洪武元年( 1368) 大的百年。官話名稱在明建國百年之後見諸

蛾外文獻，足見蛾內在明初即已通行。中國文獻上，宋元兩代“官話"一詞未嘗一見，元

雜劇雖有一見但出于明人之手，不足為據。(這一點承魯國堯先生告知)蛾內首見之例應推

明何良俊《四友齋叢說)}:“(王)雅宜(寵)不喜作鄉語，每發口必官話。"鄉語和官話對

稱，有如後世所說方育與國語、方吉和普通話，或如清江永在《音學辨微B 提到的鄉音與

官音。官話應是通行較廣、具共同語性質的語育。不過，中國文獻上對“官話"一詞并無

說解。意大利籍的天主教神父留下了極為珍貴的記錄。《利瑪賣中國札記B 指出，中國各省

口語大不相同，各有方吉鄉音。此外，“還有一種整個帝國通用的口語，被稱為官話，是民

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語吉。這種國語的產生可能是由于這一事實，即所有的行政長官都不是

他們所管轄的那個省份的人，為了使他們不必需學會那個省份的方育，就使用了這種通用

的語吉來處理政府的事務。官話現在在受過教育的階級當中很流行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們

所要訪問的那個省份的居民之間使用。懂得這種通用的語吉，我們耶穌會的會友就的確投

有必要再去學他們工作所在的那個省份的方吉了。各省的方吉在上流社會是不說的，雖然

有教養的人在他的本鄉可能說方育以示親熱，或者在外省也因鄉土觀念而說鄉音。這種官

方的國語用得很普遍，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。" (魯國堯1985)這鹿話珍貴之處就在表明所謂

“官話"就是做官的人所說的話，因為所有行政首長都來自外省。明代這種派官制度同樣

施行于軍隊。明代前期，本籍軍戶一般不在本地衛所從軍，北方衛所的軍人來自南方，南
方衛研的軍人來自北方。(曹樹基1997: 7) 官吏和軍隊如此調遣，使他們必須曉習官方的語

吉以便作為共同的交際媒介。這樣的解釋無疑是貼切的。

平南軍的歷史說明了平話的“平"字，官人所說的話說明了官話的“官"字，字面上

的解釋得到了歷史或制度背景的支持，這兩說應符合事實。相對而育，客家話的“客家"

一詞，顯得摸朔迷離，進未究明真相。鹿下，我們嘗試揭開其神都性質。

“客家"一詞最通俗的解釋是“客而家焉，'，陳運棟 (1980) 及《民族辭典}} (上海辭書

出版社1987)都取此解。客家流傳很久的“遍流詩"表達的也正是此意。詩文內容說:

人票乾坤志四方，任君隨處立綱常。

年深昇境猶吾境，身人他鄉即故鄉。

這首豪邁干雲的民間歌諧，立意頗佳，對古代安土重遁的農業社會來說富于勵志色彰，

隨過而安的豁達情操。然而，從中國移民史(葛劍雄、吳松弟、曹樹基1997) 上看，率土之

潰，寰宇之內，或因戰亂，或因天究，或因疾疫，中國百姓遷徒流轉，史不絕書，移民莫

不以他鄉為故鄉，客而家焉無處無之，何以“只有"今天說客家話的人稱為客家，其他地

區說其他方盲的人不稱為客家?由此可見，“客而家焉"的解釋流于寬泛。

漢語詞匯用漢語用宇習慣去注疏，原屬天經地義。但是，有時候選應考慮到誰使用這

個漢語詞匯傳達什么意思。例如“國語"一詞在非漢族統治中原時期指的就不是民國時期

的同一個內容。《情書﹒經籍志》經部小學類後序云:“後魏(即北魏，鮮卑族)初定中原，

軍容號令皆以夷語(鮮卑語)。後雜華俗，多不能通，故錄本吉，相傳教習，謂之國語。"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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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在日撩峙期，因统治者推行皇民化遥勤，凡噩湾人家庭日常以"圃梧"属交嵌工具的都

舍被封属"圃梧家庭飞古今一例，所谓圃吉普云者指的都是统治隋级的语言。"客家"一嗣

至今没有遥解，也静舆此"同名异蜜"的现象有酬。凿我伺循着遣慷思路搜寻峙，在辈南

民族接嗣地匾找到以下焦别文献，就明"客家"是少数民族勤外来漠人的稿呼，"客商"是

少数民族稿舆其"比搏"而居的漠吉普方言。

湖南 殿事窘(1993) 在《语言研究》增刊《八十自述》有段文字回憧道: 1952年篝建

湘西西族自治匾期罔，我搪任中南民委湘西工作朦朦畏。有一位在中南民委工作，名叫田

心挑的女同志，二十来葳，湘西蘸山黯人。在一次偶然的隅嵌中她告前我说，他俩的家绑

吉普言既不像湘西苗器，又不像凿地漠器，可能是一檀拥立的少数民族语言。他伺自稿属"旱

滋卡"，即"本地人"的意思，费外则自稿属"土家"，稿漠族属"客家飞漠人稿他俩属"土

人"或"土蟹" 0 (真42)

贵州 李蓝(1994)在调查黔柬南苗族恫族自治州丹寨罪恶的漠需方言峙，言己下一段藏身

短匮道:丹寨摞梧言分布舆使用的情况也比较彼雄。……凿地苗族辑漠族属"客家"，漠吉普

属"客商"。客话是各民族之罔的公共交隙吉普，也是文教、街生、集市贸易、阔舍搞文件等

堤合使用的"官嚣"。

庚西 梁敏 (1997) 的文章上文己短引述一遇，扇了便于封照，造襄不避重蟹，扼要摘

引如下:平插在各地的名稿不一，南事市郊匾、邑察，桂北的踊桂和湖南的事速、道黯、

通道等地自稿平商;融安、融水、罹城、柳江、柳城一带自稿百姓器。……左江一带和蜜

腾附近的世族、瑶族人民也有稿之属客商的。

魔束民圃峙期所出路志，如廉江黯(廉江原名石城，鼓黯于宋孝宗乾道三年，因舆江

西石城同名，民圃三年改稿廉江。 )1932年的《重修石城膳志)) (卷二《舆地志·言梧)) )和

海康膳1929年摘修的《海康摇志·民俗志·言捂》分别有客商、客梧的名稿。

廉江 "靡之语言有三程。一曰客商，多舆魔州城相颊。……二曰哎器，多舆嘉靡州

相颊。三曰黎话，……舆雷州器相颊。"

海康 "有束语，亦名客吉普，舆漳潮大颊，三膳九所娜落通被此。" (按三黯指今海康、

徐阔、遂溪三黯地)

海南岛魔束通志馆(1931) ((澄遭徽前》卷语言颊云"唯余客家人数百户，俗稻新客，

清同光罔始遭束。至于黎人在本黯已艳迹矣。"罹香林 (1933: 117) 在引述适段文字之後说

道"理崖各地通常唯操福老话，但其自己则稿客话，舆客家的方言知涉，不能相混;其人

伺的特性，亦舆客家不同。"

上述文献表面上看起来似颇份繁，寅隙上同理共贾，相凿一致。湘西的土家族、贵州

的苗族都稿凿地的漠人属客家。庚西的世族、瑶族糯摸梧方言的平商属客嚣，攘此推知就

造檀嚣的人膺稿属客家。媳起来挠，辈南少敷民族有稿漠人属客家的窗俗。"客商"或"客

捂"在魔西指平裙，在庚束、海南岛或指粤语(如廉江) ，或指罔南话(如海康)。所指内容

雄异，但客商和客吉普指的都是漠吉普方言。其名稿凿起于凿地少敷民族。其中比较特别的是

罔南系(福老)人民属什么到了海南岛稿自己所说的商局客商，而文献上稿其人属客家人。

推测起来，可能因属他俩曾组舆少敷民族一起生活，因而被辑属客家人，久而久之，以他

稿属自稿而把自己挠的器叫客嚣。附带一说，廉江所且"客器"指粤梧，"哎裙"指客家嚣。

周什么不以客商指客家人所挠的器，而要以哎插手再之呢?其中可能有先来後到的罔题。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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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人口先來，當地少數民族徑以客稱之;客家人後到，當地少數民族為了區別就以其第一
人稱的發音特點 [IJai]稱其話。無獨有偶，畫灣畫東地區的卑南族稱當地的客家人為“吱吱"

(ngai ngai)。

華南少數民族稱外來漢人為客家，漢語1.J吉為客話。這一事實表明:現代客家人的“客

家"稱謂有可能源自與其接觸的少數民族。這個少數民族不是別的，正是出自今客家大本

營的會族。香族是一個漠化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，了解會族漠化歷程，就不難鉤稽“客家"

名稱之由來。

就民族識別來說，現代的會族人有三個標簽:活聶、山哈和客家。

活聶據毛宗武、蒙朝吉 (1986) ((會語簡志趴活聶 (h:)九e門是廣東博羅、增城、惠東、

海豐等縣會族人的自稱，人口總數一千多人。活聶保留者原有的語吉，即苗語，與苗語支

的瑤族布努語炯奈話非常接近。(頁的會語h:)22是山， ne53是人，活聶是山人的意思。南宋劉

克莊 (1187一1269) 在《、庫州諭會)) (收于《後村先生大全集》卷93) 云:“凡溪洞種類不一:

日蠻、日播、日蛋、在樟日脅。西會隸龍瘓，南舍隸津浦。其地西通潮梅，北通汀讀，奸

人亡命之所窟穴。......二會皆刀耕火種，崖柚穀汲，有國者以不治治之。會民不悅(役) , 

會田不稅，其來久矣。"其中昕說“崖柚穀汲......不治治之"的話正是“山人"的寫照。附

帶一說，這是“番民"見諸文獻的最早記錄。

山哈據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所出也會族簡史))，會族自稱“山哈，:“哈"在香語為

“客人"之意，“山哈"指山襄人或居住在山裹的客人。但這個名稱不見于史書記載。(頁

6) 山哈分布在福建、斯江、江西、安徵等省以及廣東省鳳凰山區的潮州、豐順等地，占所

有舍族人口99%以上。其語吉近于漢語的客家方盲，但跟現在各地的客家話又有昕不同，它

在語音、詞匯、語法等方面都有一些自身的特點，含有古香脹的“鹿層"和現代居住地的

漢語方吉成分。會族把這種語吉叫做“山哈話九( ((福建省志﹒方盲志草，頁600)據此可知，

山哈的啥就是“客家"的“客，'，所謂山啥也就是山客。活聶為山人，則山客意同“會客"。

“會客"一詞見于清楊瀾 4臨汀匯考》卷三“番民".“唐時初置汀州，徙內地民居之，而

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，今汀人呼日會客。"

客家 蔣炳釗 (1992) 的田野報告指出:上杭縣三萬多藍雷鐘姓， 1988年才恢復舍族成

分。閩西這個原來會民聚居區，目前姓同樣的姓在其他縣都有，有的還是大姓，如武平縣

素有“鐘半姓，李半街"之稱，可是武平的大姓鐘氏還是劃為客家。就是已恢復了會族成

分的上杭番民，他們的民族意識已很淡薄，還是認為自己也是客家人，可見番民同化于客

家已有相當畏的歷史。(頁195-196) 會族人口在1982年普查時為36萬8千多人，到 1990年為

63萬人，增幅達71%。同一時期，全中國人口增長12%，少數民族人口增長28%。少數民族的

跳躍式增長主要來自“轉換登記" (swi tched registration) ，也就是在政府民族平等的政
策下，許多早先登錄為漢籍的少數民族認祖歸宗恢復其原有民族成分。會族人口在這一時

期的巨幅增長主要來自許許多多客家人恢復了會族成分。 (Erbaugh1996)換吉之，在未恢復

民族成分以前，許多會族人是隱身在“客家"名稱之下。沒有資料可以顯示，在轉換登記

的運動下到底還有多少客家人設有恢復其固有民族成分。這種客家人的民族成分屬舍而在

認同上歸漠的現象表明，原來先有一個與會族有別的“漢人"客家，後來才能成為其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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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象。如此前来，"客家"名辑之由来己组呼之欲出。

黠香林 (1933)有锢看法韶属:客家是自北南遣的民系，凿其辗再奔投的恃候，自然免

不了要受理擅自然陶汰舆避挥蒲作用的规靶，衰老的、弱小的，不容易遥到安全的境地，

就是身惶不很结黄的女人，也不容易舆男子一同奔避，结果能够到遥目的地的，十之八九

都是精力较慢的丁肚，就中其有原日妻室能同峙履止的，自然不必遭舆土著通婚，但其他

没有原日妻室同峙履止的，那就只好降格以娶土著婚女了。客家先民，所以不能不舆舍民

混血的，大概就是造锢缘故。(真74-75) 遣段插膺是合乎情理的推估。遣撞客家人舆上述起

于韶同再移而稿的客家人似靡有所分别。属匾别起晃，我俩把造雨檀客家人分别稿属"漠

客"舆"舍客"。

漠客就是一般所挠的客家人，雕然在血统上是一檀漠舍混血的新舆民系，但是在民族

意戴上仍然自韶属"辈夏胃裔"舆"中原正统"。因属带有舍族血，镜，所以常遭最解。在民

族歧视最重的古代社舍，尤其在费生土客争同的情况下，好事之徒竟杜撰犬旁客字稿之。

客家人遭此侮辱，寅雕辩解。因此，很早以来，漠客就有"勤修族髓"表彰先民来匪，"阿

眉出示堂雏"揭示其以中原郡望自矜的心鲸(强街柬199 1) ;并代代相傅告诫子强"事贾祖

宗田，不贾祖宗言"，用语言来昭告世人此乃中原雅音，客家乃擎夏胃裔。造撞撞努力代表

客家人的主舰顾望，然而畏期以来不散客觑事黄，外人族解由此而起，客家族群意撤也由

此激曾出来。媳之，客家人是漠舍混血克的子蕉，但在民族韶同上，客家人弃番踊漠。

武平、上杭一带姓蓝、雷、锺的客家人， 1988年已恢徨民族成分"舍族'\但他俩韶属

自己也是客家人。造檀客家人膺即榻澜《酶汀匮考》所说的"舍客".身蔚舍族，心向客家。

造穰韶同再移凿起于其姻跟"漠客"的畏期影鲁、同化。甚至仿照漠客蝙撰族髓，以中原

属祖先郡望，以檀寅出身自豪。例如上杭《雷氏族精》云"雷氏属黄帝诸侯圃。秦漠以降，

代有傅人。上杭一世蔚雷梓福，其先居山西平随府晦翌村，郡望故糯揭翌。因避元兵胡兵

缸，借兄弟人罔，有止江右、清流、事化而居者。事化蔚雷氏祖居，梓福始就于事化，後

爱上杭山水之膀，得附城水西，渡黄河、南岗，遂遭上杭，是属上杭雷氏始祖。"

既然"舍客"也韶属自己是客家人，外人又如何能舆"漠客"相匾别?廊核指出，罔

粤交界地带"蓝、雷、锺"蔚舍族大姓，他俩韶同"客家"凿属横渐而然的理象。

山哈即山客，意同舍客，己如前述。属了匾别起晃，造襄沿其"自稿"仍叫"山哈"。

山哈的吉普言默况已克上面所引《福建省志·方言志))，造是舍族人就客家嚣的又一锢例橙。

其吉普言带有舍梧的底眉成分，又雷染理住地的漠吉普方言。徙分布柬看，山哈晃于安徽、浙

南、罔柬等地，造些地方并知客家人，他俩的客家插凿徙别虚窗得，其背景靡在四虚道徙

以前祖先栖息的大本营罔粤交界地。因此，舍客舆山哈的匾别是:舍客留住先民居地，而

山哈速雕故娜四虚周家。舍客舆漠客畏期比郁而居，韶同费生再移;山哈只在虚史上有遇

敷百年舆漠客接髓的组艘，遗雕故娜之後，睡然操客家亩，但韶同没有费生再移，仍以盘

辄信仰属民族擦陆。

相勤而言，活矗是"正宗"的舍族，所挠的舍语是苗瑶梧系的一支。不遇，就像中圈

境内的少数民族一撮，活矗的舍语多少也带有漠梧借祠，其借嗣以来自客家商属主。

锦起来挠，舍族舆客家先民的接嗣是一伺波澜肚阔的塌面，整伺民族都曾参舆的理勤。

其中舍客是全程参舆，始接不渝;山哈曾鲤大量介入，後因外遭而告中断;活矗则是离曹

即止。属了明晰起晃，底下列表加以筒罩概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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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客 會客 山哈 活聶

民展成分 漢 含 含 含

認同對象 中原 客家 會 會

語吉成分 客家 客家 客家 會

漢客既然是會客的認同對象，其語吉又為香族的會客與山客的學習對象，足見漢客的

“客家"名稱當早于會客與山客而存在。賦予客家名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活聶的先民，如

同活聶在貴州的“同胞"苗人稱漢人為客家一樣。至于客家名稱，當始于客家先民進人會

族早期大本營之後，山哈逃離會族大本營之前。這個時代問題與客家先民的移民過程有關，

也與山哈何時逃離故土有關。繼續探討時代問題以前，先看幾則前人關于客家名稱由來的

說法。

關于客家名稱之由來，前人學說大的可歸納為三種，即官方說、民間說輿時代說。

宋代客戶說 清代溫仲和在《嘉應州志﹒方育活云:“《太平寰宇記》載梅州、|戶，主一

千三百一，客三百六十九，而《元豐九域志》載梅州主五千八百二十四，客六千五百四十

八。則是宋初至元豐不及百年而客戶頓增數倍，而較之于主，且浮出十之一二矣。...... ((元

史》所載，亦不分主客，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。"據此，則客家名稱來自宋代

政府簿籍之客戶，這一說法現代學者已辨其非是。因為宋代主戶客戶之分是因稅法劃分，

凡有田崖繳納兩稅的稱主戶，無地的個農稱客戶，不必繳納兩稅。因此主戶亦稱有產稅戶，

客戶亦稱無稅戶。這種依土地古有與否所傲的劃分全國通行，非僅見于客家住地。(張衛東

1988，蔣炳釗 1992) 因此，不能把客戶與客家等同起來。

南朝給客制度說羅香林(1933) ((客家研究導論B 贊同溫仲和上述學說， 1950年在《客

家源流考B 又把客戶的起源上推至普元帝的“給客制度"。他的說法是:

至于客家的名稱由來，則在五胡亂華中原人民輾轉南徒的時候，已有“給客制度"0 ((南

齊書﹒外|郡志》云:南究州，鎮廣麓，時有百姓遭難，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。元

帝大興四年，詔以流民失籍，使條民上有司，為“給客制度"。可知客家的“客"字，是沿

襲普元帝韶書所定的，其復到了唐宋，政府簿籍乃有“客戶"的專稱。而客家一詞，則為

民間的通稱。

這個學說的問題是，如果客家的“客"始于普元帝大興四年的詔書，客家應在江准地

區形成。事實上，自普至庸，凡帶客字的種種稱謂(如客、儘客、個客、浮客、逃移客戶之

稱)大多是指流離失所，無以為業，不得已投靠大姓受其奴役的貧窮百姓，全國各地所在多

有。(謝重光1999: 26) 

以上兩種學說都把“客家"名稱來源指向官府。但是文獻上所見并非“客家"兩字。

為此，羅香林才有客戶為政府簿籍專稱，客家為民間通稱的疏解。但相關歷史既遭否認，

則此疏解已成蛇足。

民間說有廣東與閩南兩說。

廣東說溫仲和《嘉應州志b 謂:“嘉應州及其所屬興寧、長樂、平遠、饒平凹縣，并

潮州府屬之大埔、豐順二縣，惠州府屬之永安、龍川、河源、連平、長樂、和平、歸善、
博羅一州七縣，其土音大致皆相通。......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，謂其話為客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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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以上各州縣遷徙他州且所在多有，大江以南皆古籍焉，而兩廣為最多，土著該以客稱之，

以其話為客話。"從移民史路錢觀之，客家進入廣東相對晚近。這一說法後文再做評論。

閩南說王東(1998)推論客家名稱起于閩南人。首先，“從整體上來講，廣東本地人從

其傳統的用語習慣來看，投有把由外地逼人廣東的人稱為‘客，的習慣。閩南人則不同。
在閩南人中，把外來人稱為‘客，則是一個普遍的口語用法。如把自外國到中國經商的稱

為‘蕃客'，把異地來此者稱為‘客人'，等等。"其吹，“從客家一詞首先係他律性的稱謂
來看，這一稱謂最初是生活在廣東潮抽一帶的閩南人，對不時由大本營地區運至廣東東南

沿海一帶的那部份客家人的總稱。......這是由于閩南人較早到達這裹，相應地也就把外來

者和後來者目為‘客人，的緣故。"從客家人遷徙過程來看，潮抽一帶的客家人來自汀輯，
其中有不少是循著所謂“客家母親河" (汀江及其下游韓江)進入廣東。如依閩南說，則子
孫先獲客家之稱，然後名稱溯回母親河上游。這一點，可能性不大。最重要的是，在閩南
話中，口語并無“客家"一詞。

官方說和民間說多少已經觸及時代問題。例如給客制度起于東普初年，主客戶制度起

于唐宋。前人以歷史制度追溯客家一詞的淵源，但既為政府制度，當是全國通行。所以盡

管制度名稱都帶客字，去P難以和客家聯系起來。民間說中，廣東說只說廣州人稱梅、潮一

帶的客家人為客家，也許只是相沿成習，并不表明廣州人率先使用客家一詞。閩南說認為

潮仙一帶的閩南人稱鄰近的客家人為客家當在明代中後期。除了這些探討兼及時代問題之

外，關于客家名稱起于何時，則有兩說。

宋代說鍾用穌(獨佛)在《粵省民族考源》有個看法謂:“客家之稱始于宋，因被諸同
語之先民;恰與福老之稱始于唐，被諸間越之先民同，亦自持之有故。"這代表清代學者對

客家名稱始于宋代的一種看法。他所說持之有故，後文再做解讀。
明清說 萬芳珍、劉鑰鑫(1992) 的學說摘錄如下:

“客家"首先是在廣東得名。明萬歷年間，交界地的居民成批地向歸善、博羅等地移

居，當地居民曰:益感受到移民在經濟上的競爭和潛在威脅，雙方發生摩擦、衝突漸至械門，
“客家"作為與當地人相區別的移民代稱，大約就在這個時期。......明萬歷前，各種地興、

方志中出現的“客戶"、“客民"等名稱，都與我們昕講的“客家"無關。只有萬歷後，特

別是清代廣東方志等書提到的“客民"、“客籍"、“客家，'，才是真正的廣東“客家"。其來

歷，志書的記載是明晰的。如道光《佛岡廳志﹒土俗>>:“其方育有土著，有客家。自唐宋

時立籍者為土著， ......國初自惠、韶、嘉及間之上抗來占籍者為客家。"嘉慶《增城縣志﹒興

地》“客民"條:“客民者，來增個耕之民也。明季兵荒疊見，民多弄回不耕， ......康熙初，

時有英德、長寧(今廣東新鹽)人來個于增，主主村落殘破者屑之。未幾，永安、龍川等縣人
亦稍稍至。......益引嘉應州屬縣人雜耕其間，所居成聚。"很明顯，這兩地的“客家"是對

清初主要由三省交界地遁入的移民的稱呼。

明清說所引文獻不能揭露的是，“客家"名稱是移民未遷以前就有還是既遷之後才有。

就像漢語史上許多現象一樣，事實通例見于記錄之前，因此我們對上述昕引方志的解讀是，

最晚在明季清初“客家"已聞見于廣東。把“客家"首見的文獻年代棍為“客家"一詞起
始的年代有違常理。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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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文(二)提出“客家"一名系活聶先民對早期移入會族天地的漢人的稱呼，主要立論

基礎是會族的漠化過程;香族當中共有三個標饋，其中會客自認為客家人，山哈說客家話，

這兩支會族人口古會族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。并由此推論，會客、山客的名稱當以客家

為前提。時代問題應從客家人何時遁入馬上限，山哈何時遷出為下限。底下，繼續探討時

代問題。

客家話目前分布狀況是七省兩百多個縣市，比較集中的客家人口見于江西南部、福建

西部、廣東東部和中部，其中所謂“純客"縣市包括下列(賞雪貞1987) : 

江西寧都、興園、石城、瑞金、會昌、安遠、尋鳥、定南、龍南、全南、于都、南

康、大余、崇義、上猶;桂東(在湖南)

福建長汀、上杭、寧化、清流、明漠、永定、武平、連城

廣東梅縣、惠州、興寧、大埔、五華‘蕪蠻、豐順、平遠、河源、和平、連平、龍
川、紫金、新豐、始興、翁源

這四十個純客廳市相連成片，也就是一般所謂“客家大本營"，與早年羅香林昕述“客

家基本住地"大致相應。這些純客縣市成為目前狀況有先有後，大體說，閱讀境內的純客

現象早于廣東。有趣的是，不論成為純客縣市的先後，這個客家大本營早期都是會族大本

營。會宇地名顯示的正是這個狀況(詳參附錄)。

福建境內會字地名共有231個，分布在全省7個地區41個縣市。其中龍岩地區78個，建

陽地區59個，普江地區41個，三明地區28個，龍溪地區的個，福州市3個，廈門市、甫田、

寧德地區各1個。(陳龍1993) 這些數字顯示:福建番宇地名比較密集的地區在閩西和閩南。

江西境內的情況，早期會族村寮不少，據《會族簡史》所述，明武宗正德年間，江西

南部爆發舍、漢人民抗暴鬥爭。當時，“上猶、大庚、南康等縣有番民聚居和香漢雜居的村

暴八十多處。會族人民在這方圓三百余裹的土地上繁衍生息。" (頁46) 目前所見則有11個:

資溪3個，黎)112個，石城1個，尋烏5個。

廣東境內純客縣市中，現代可查的香字地名在梅縣有9個，蕉續有10個，平遠有10個。

地名有如化石，反映的是早期的狀況。番字地名反映早期會族生活天地。現代的純客

廳市範圍和舍字地名的分布狀況雖然并非完全重壘，整齊劃一，但是大體吉之，客家的大

本營原為會族的大本營。

會族目前是個少數民族， 1982年統計的人口總數是36萬8千多人，但在古代，至少就閩

西南地區來說，去日是一個勢力不小的族群。就像許多少數民族一樣，關于會族早期的歷史，

書缺有間，文獻不足徵，唯一較著名的故事是唐初發生的“蠻僚嘯亂"。唐高宗總章三年 (669

年) ，陳政奉命前去鎮壓。陳率子元光及府兵5600人間。九年後，政死，子代父為將，與會

族進行長達四十年 (669一708年)的拉鋸戰，雙方互有勝負。元光死，子、菁、先後出任樟州刺

史。陳氏一門，四世守痺，歷時百年。這一故事說明，如非長期盤路，勢力雄厚，會族如

何能與官軍長期爭戰?唐初，會接勢力多大，文獻設有具體數目。但是唐末昭宗乾寧元年

(894年) ，寧化縣發生“黃連洞蠻二萬園汀州" (直資治通鑒》卷259， ((唐紀》七十五)之壯

舉，一吹出兵兩萬，早期會族人多勢眾，于此可見一斑。這一歷史片殷也為靜態的會宇地

名增添了生動注胸。

客家先民由北南遷，據羅香林(1933) 的說法始于西普末年的“永嘉之亂"。近年來，周

振鶴 (1987 ， 1996)提出異說，認為永嘉商L後，北人南遷主要集于江蘇，進入江西的比例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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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。但是，安史之现大量移民深入江西，使江西人口猛增。遭批移民的语言形成客赣方言

的共同源醺。唐末，黄巢之酌，迫使江西中部、北部的人口往赣南和罔西挺注。例如江西

南部的虔州，在五代舆宋初敷十年罔增鼓了六伺新黯(瑞金、石城、上猫、撞南、舆圈、舍

昌) ;中部梅州地匾(舆罔西接壤)安史之乱後接铺了不少北方移民，唐末，由于局势勤蔼，

造些移民後裔有一部分向束前搓，靠近或遥入武夷山匾，宋初在武夷山雨侧分鼓建昌舆邵

武二罩，黯然舆此一移民遵勤有圃;汀州在宋初淳化五年 (994)新鼓武平舆上杭雨靡。汀州

在唐元和年罔不遇2618户，到了北宋太平舆圄年罔 (976-984年)已建24011户，属元和峙的9

倍。(吴松弟1997: 305)如徙赣生黄巢之凯的唐信宗乾符年罔 (876年)算起，到北宋立圃属

止 (960年)作属移民流勤、安定的年代，则客家先民选人舍族大本营的年代靡在九、十世纪。

客家先民舆舍族先民接娟的年代凿在十世缸初年前後，客家名稿亦凿起于是峙。由于早期

舍族的生活天地多属崇山峻锚，形势封阂，既氟通衙大道，河川又不便舟榻往返，遭人的

漠人逐渐舆舍族通婚形成了新舆民系，舍族人也阔始向他俩的"姻窥"自染了客家苗。

有趣的是，现代的番族人口如以1982年的统箭敷属撮，罔柬的有20离人(占54%) ，浙

南的有15离人(占40%) ，其他零星分怖情况是江西有7， 400人，魔柬有2， 500人，安徽有1 ， 000

多人。(攘1998年《福建省志·方言志))，福建舍族共有36离人，她大多敷晃于福州以北的

罔束地匾。适锢敷字，除了自然增畏之外，也带加带了 1990年恢使民族成分的舍族人口数

字)造些地匾舍宇地名很少。换句话挠，舍字地名集中所在舍族人口不多，舍族人口多的地

方，舍字地名反而少晃。理代舍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是:

福建福安、霞浦、福鼎、事德、速江、古田、 }I自昌、建醋、永泰、光潭、邵武、需

事

浙江景事、罢和、窟水、遂昌、泰j帽、文成、瞌泉、武装、酶安、建德

造是明清以来舍族屡短遭徙的结果。遭徙路雄是徙汀、潮一带逐渐向罔南、罔中、罔

束、罔北移勤。浙南的舍族，攘族精言己截，主要是徙罔束的连江、罹源等地遭去的。舍族

逼人浙江境内最早的在明代，大量遭人则在清代。(徐规1962)

明崇祯《舆化黯志》卷八提到，明初舍族由汀、漳遭移到舆化(今甫田)山匾，明高匮

罔蔽地匾爆费了番民起辑。罔束的舍族，克于言己载鞍早的是明高屋间甜肇涮的《太姥山志》

卷中、卷下( <<舍族简史)}，真20) 。谢肇油l黯然是明代事者中比鞍脚注舍族罔题的一位，他

在《五雄姐》有段言己述捐"山中一幢舍人，有盘、雷、蓝三姓，不巾不履，自相匹配，福

州、罔清、永福山中最多。" (隙穗1993 : 233-234) 由于畏途跋涉，辗再遭徒，舍族的理住

地艳非先民畏植直入、一步到位的。明离摩克于述阔，可克最晚在明未以前番族已逃雕故

土。

遭徒封刀耕火疆的番族而言，自古以来短常普生。因属他俩的生活形醋，正如《永春

黯志》所述是"巢居崖庭，射撒属棠，耕山而食，率二三葳一徙"。不遇造是换地而耕的短

距雕遭徙.畏距酷跋涉别多出于他故。大的徙南宋嘉泰至元大德(1201-1307) 以後，大批番

民就徙他俩世代劈勤、生息的阔、粤、赣交界康大地匾逐渐向罔北、罔南逼徒，随後又散

居全省各地，逐步向罔柬沿海丘陵地带辑移，形成今日舍族人口大多数聚居造一地匾的肤

况。其原因是宋元以後统治者封舍族人民施加鹰酷的民族匮迫和剥削。宋元峙期，福建汀、

漳一带曾爆费大规模的舍民抗元起藉，有嗣舍民的同争事略，在《抗元史》和方志中己是

屡且不解。(隙撞1993: 234-235) 清榻澜《酶汀睡考》卷一《方域》就有一段苛政猛于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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側證:“元世祖女囊加真公主下嫁干羅陳，以汀什|路長汀、寧化、清流、武平、上杭、連城

為公主賜地。六縣之達魯花赤聽其陪臣自為之，而汀列|路四萬戶，絲以斤計者歲二千二百

有奇;鈔以綻計者歲一千六百有奇，謂之歲賜。政黨賦重，盜又數起。于是過客作詩傷之

云:七閩窮處古汀州，萬整千岩草木瀾。......雲中僧舍時間犬，兵後人家盡賣牛。"這一則

文獻雖出清人手筆，但從元《經世大典》序錄所記“世祖至元十六年五月招闊地八十四舍

來降者"來看，應符史實。

如以元世祖 (1271一 1294) 的年代作為會族大規模向外還徙的起始年代，那么上距十世紀

初客家先民進入舍地大的有三百年光景。這是漢會人民交融的歲月，山哈習得客家詣的時

代。有了這個背景的了解，才能移明白為何轉徙各地的山哈說一口近客家的漢語方盲。

五

總結吉之，客家、山客、活聶彼此互有關聯。假如不從音譯而把活聶意譯為山人，三

者關聯更形環環相扣:山~山客~客。“山啥"的原意應指說客家話的山人，解作山襄人或

山裹的客人，雖也可通，猶隔一屑，不移貼切。因為唯有把山解作山人，哈(客)解作客家，

才確有所指;如把山解作山裹，客解作客人，不免含糊籠統。會客說客家話并自認為客家

人，山哈說客家話但自認仍歸會族。客家既為香族認同或學習的對象，則客家名稱自應早

于處在不同“同化"階康的會客與山哈名稱之前。由民族接觸的角度觀之，“客家"名稱應

是香族先民對進入會族天地的外來漢人的稱呼，如同山人在貴州的“同胞"苗族至今仍以

客家稱漢族一樣。由客家移民史觀之，客家名稱應起于公元十世紀初前後，即唐末至宋初。

客家名稱見諸文獻較晚，系因早年客家先民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山區，與外界隔閱，有如葛

天氏之民。後來，由于生齒曰:繁，而山多回少課生維艱，導致大量外遷，并開始與外界多

所接觸，甚至發生摩諜，客家人民始引起外界注意，方志史乘著錄多見于明清，即此之故。

文獻記載所述應是最晚在文獻所出年代已經聞見，并不代表客家名稱起始歲月。其理至簡，

但不能不辨。上述論體過程顯示，鐘獨佛所謂“客家之稱始于宋"，雖不中亦不遠。然而，

“客家"名稱出于會族先民，虛地應在早期會族大本營，則為鐘氏所未道及。

最後，為什么陳政父子領兵人間，早于唐初就和時稱洞蠻、蠻僚的會族發生接觸，會

族不稱陳氏父子及其來自河南光州回始的北方漢人為“客家" ?我的看法是:陳氏及其官

兵代表政府軍隊，他們南下的任務是鎮壓，最後雖然以力服人，較平嘯亂，但在會族一方

的感受卸是創傷未愈，心有未甘。會族人保存的祖先歌( <<盤瓢主歌》或稱《高皇歌)) )唱

道:“藍雷四姓要和氣，車老都是無'情義;有話莫過車老去，車老能交虎能騎。"“養女莫嫁

車老去，爹娘養你不容易;嫁給車老無情義，恰似從小死掉去。"其憎恨車老(福老，閩南

人)之情溫于吉衰。足見閩南人的開海里主在會族心目中無昇罪魁禍首。對比起來，香族與

客家先民水乳交融。這一強烈對比說明:“客家"是帶著友善、親切意味的稱呼，并非對所

有漢人都適用。

曹國慶(1992)有一殷很有意思的話謂:“有些客家論著稱，凡是秦漢魏晉以降，由中原

南遷，吉語敦古，深居山區便是客家，此說就值得商榷。于此筆者想舉一個例子:徽州地

處安徽省西南邊障，南與斯江接壤，西與江西省相鄰，四周群山環抱，東有大彰山之間，

西有漸損之塞，北有黃山之隘，山谷崎嘔水險路桓，是一個較封閉的地理單元，地理環境

與贖南、閩西相近;在現今徹州五十六個可考的族姓中，來自中州河南的十族，河北的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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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，山東的九族，其余來自徵州鄰近的州縣，他們由北南遁的時間，大體也分三個階毆，
曹永嘉之亂，唐末黃巢起藹，宋靖康之亂，從堂號和南來的原由來看，也與客家情況大體

一致;徵州人嚴密的宗族觀念和尊祖之風也不讓于客家，以大族的地蛾構成為基礎的嚴密

的宗祖觀念形成于唐宋，一直影響到清末，以血緣與地緣相結合，在明清時期獨步天下的

徽幫，其內部之團結互助，有口皆碑，客家有‘無客不成埠，之語，徽人有‘無傲不成鎮，

之說;徽州的學儒風氣之讀、理學之盛，為歷代士子推祟，有理學淵叢、東南鄒魯之譽;

徵語亦多敦古，至今不少字的發音，還保留有中原音曲的痕遍，甚至完全相同。很顯然，

上述對客家的界定，也可完全套用于徽州居民。但徽州居民并未獲客家之稱"。

為什么具有相同的移民史背景，徽州的移民不獲“客家"之稱?從客家名稱的由來觀

之，其理簡明易曉，因為客家是華南少數民族對外來漢人的稱呼，北方移民進入徵州之時，

徽州并無長期盤蠅不去的少數民脹土著，與他們“比鄰"而居。

附錄會宇地名

一、福建會字地名(共231個)

地區 縣 會字地名 處

武平 黃舍、賞心會、黎會、蘇舍、袁舍、張舍、洪舍、藍舍、茅舍、劉舍、 18 
坪舍、上舍、中舍、樂會、黎會鄉、洋舍、湘會坑、大會

龍 龍岩 黃舍、楊家舍、顏舍、郭舍、盤舍、培舍、小高舍、大高舍、林婆舍、 13 
下舍、上經舍、下經舍、冬瓜會

岩 連城 胡舍、賴家舍、堯家舍、楊公舍、傅家舍、江公舍、李家舍、官舍、 17 
河舍、大會、高會蝶、下會峽、香部、團會、西江舍、鴨舍、備會

地 長汀 實麻舍、翁家舍、林會頭、新舍、芒舍、紅舍、下舍、中舍、上舍、 13 
姜會坑、官會、牛舍、會心

區 樟平 百種會、羅舍、謝舍、郭舍、南家舍、上五舍、下五舍、下舍、復會 9 

上坑 高舍、坪舍、香坑、香襄、上會 5 

永定 大會、設舍、襄家會 3 

崇安 社會、範舍、吳社會、商會、黃舍、彭舍、劉會坑、吳家會、毛舍、 23 
坪舍、東元舍、茅舍、將會、林中舍、仕舍、洋舍、上舍、下舍、前

會、會頭、苦竹舍、抄帽舍、大番

建廠 自舍、黃香、甘舍、下會洋、坪舍、上坪會 6 

建 松溪 葛舍、荼舍、獅舍、東舍、下會 5 

陽 政和 丘舍、香頭、王會仔 3 

地 浦城 社會、王舍、周公會、平會 4 

區 建陽 平舍、上舍、前舍、復舍、上會亭、香布村、會上、會續下、大舍、 12 
下舍、荼會

順昌 會村尾、芒會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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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武 楊家舍、下會 2 

甫平 曹會

建寧 中舍、銅舍、黃桑舍、麻舍、珠家會 5 

一 清流 林舍、賴會 2 

沙縣 吉舍、谷會 2 

明 三明 吉舍、鄭舍 2 

尤溪 下會洋

(市) 明溪 儒家舍、陳香、吾東舍、于舍 5 

寧化 南羅舍、洋舍、馮舍、樹舍、增舍、大羅番、北羅舍、百種會 8 

大田 貴會

甫田 仙游 黃舍

寧德 屏甫 葛會

福州 永泰 後舍、上會 2 

連江 利會 1 

廈門 同安 在香

龍 詔安 陳舍、火舍、南舍、聽母舍、黃擔舍、黃京舍、大坪會 7 

、漢 南靖 紅舍、後舍、內舍、坪舍、柳舍、高舍、桂竹會 7 

地 華安 三番頭山、官番 2 

區 平和 朱公會

雲霄 大會、桃會 2 

南安 後舍、彬後舍、內會、交尾舍、香唐、虎頭舍、番埔、頭會、香格寮、 19 

荼會卿、後壁舍、後寮舍、大舍、外舍、內舍、頂舍、下舍、待駕舍、

前番

普 普江 西舍、香店、後舍、雷舍、喬家寮 4 

江 安溪 新舍、炙舍、和尚舍、會格寮、下舍、陳坑舍、東頭舍、復會、大舍、 12 
湖舍、和美舍、尾會

地 德化 仁根舍、金會、大會 3 

區 惠安 雷會

永春 大會、士會 2 

陳龍 (1993) 的福建會字地名以縣地名辦公室所編為據，經查1999年所出《福建省地圖

集)).實際數字可能更多。以寧化為例，陳龍共列8個，而實際上有18個:割舍、大會、洋

舍、林甫舍、上舍、練舍、豐舍、李舍、上舍、栗會坑、大會、賴舍、李花香、大下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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涼舍、山禾舍、田番。其中同名的上會有3個，大會有2個。

二、江西會字地名(共11個)

資溪縣:馬舍、大會、陳香

黎川縣:香上、鄧家會

石城縣:木馬番

尋烏縣:河鳳舍、棉會坑、臭舍、葉喬、周舍

三、廣東會字地名(共29個)

梅縣:桂竹舍、自玉舍、羅角舍、中舍、山隔舍、桃舍、栗香、孔舍、香江

蕉揖縣:下立禾舍、香襄、高舍、下番子、朱公舍、烏羅舍、高南舍、爛梅香、會禾
背、洪會筆

平遠縣:福豚舍、小香、香腦、香芒舍、大香、梅香、香襄、黃舍、葉番、歐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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